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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珍真

几阵秋风过，小区里的银
杏树换上了金黄的衣裳。叶子
依然与往年一样美丽，像一只
只可爱的蝴蝶打着转儿慢悠
悠地落下来，亲吻着哺育它们
的大地。

岁月更迭，不知母校的那
棵银杏是否还记得我。我可都
记着呢，记着那段刻苦美好的
高中生活；记着那位给予我鼓
励和温暖的周移良老师；记着
在我彷徨沮丧时周老师陪着
我聊天， 就在那棵银杏树下，
每一片树叶都曾与我一起聆
听。

在华埠中学就读的三年
里，那些美好的记忆常常带给
我许多温馨和感动。

高一时的我年少气盛，性
格暴躁，给老师惹了不少的麻
烦。 有一次我犯了大错，被叫
到领导办公室里狠狠训斥了
一顿，我知道老师们都是为了
我好，但是，羞愧、自卑的我从
那以后就不敢再与老师有过
多的交流，远远看到老师就赶
紧避开。我受不了同学们的指
指点点，无数次想要辍学。 就
这样战战兢兢、浑浑噩噩地度
过了高一，我对学习提不起任
何兴趣，成绩也越来越差。

直到高二，是他，我的新
班主任周移良老师不顾他人
的非议欣然接受了我。在进入
新班级的第一个晚上我辗转
难眠： 这是全校最优秀的班
级，而我似乎与这样的班级格
格不入。不仅仅担心自己基础
不扎实，学习跟不上，更烦恼
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融入这
么优秀的集体。我会不会给班
级拖后腿？受到异样的眼光时
我该如何自处？……我渴望得
到他人的关心和帮助，却又羞
于表达。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让
脾气倔强的我不止一次躲在
被窝里流泪。 有一天，周老师
突然要找我谈话。虽然我早就
知道这位瘦瘦的老师人很好，
但毕竟我有过“前科”，总归心
里不安。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站
在周老师面前等候发落。令人
意外的是周老师没有对我进
行所谓的思想教育，更没有指
责我上课不认真，而是问了我
一大堆问题，问完了就让我回
教室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一样，当时的我不知道周老师
有何用意， 只觉得松了一口
气，又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中。

学校举行运动会终于让
我等到了转机。为了能给同学
们留下好印象，让自己在这个
集体中被重视，我考虑了好久
终于鼓起勇气报了好几个项
目。幸运的是在田赛和径赛中
我都获得好名次，为班级的总
分提升了一大截，终于以班里
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同学们夸
赞。我还因此收到了一份无比
珍贵的礼物，那是周老师偷偷
在我铅球比赛中拍下的一张
照片，后面还写着“憨态可掬”
四个大字。我清晰地记得当我
翻出成语字典一遍又一遍地
琢磨着这个词时，内心无比激
动，这可是我第一次真正得到
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啊！

第一次收到一位老师赠
与礼物时，我感到惊喜；第一

次看到一位老师蹬着自行车
骑行 20公里去家访时， 我感
到心疼；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位
老师对学生雪中送炭的付出
和真情；第一次知道原来学生
和老师是可以“称兄道弟”，甚
至开玩笑的……在周老师的
鼓励和帮助下，我渐渐拾起了
自信，找到了奋斗的目标。

怀揣着目标，我们迎来了
最艰苦的高三，那时不仅学业
任务繁重，我每天还要进行艰
苦的体育训练。那时候我家里
条件不太好，买的鞋子没穿多
久就会破。就在那个银杏叶铺
满一地的秋天，晚训练还没结
束我的鞋子就破了，张着大嘴
巴，好像在埋怨我没有爱护好
它。我坐在操场旁边的银杏树
底下看着鞋子发呆。 没过多
久，一双崭新的运动鞋出现在
我面前。 呀！ 我天真地问老师
怎么会有适合我尺码的鞋子，
原来他早就知道我父母不在
身边， 生活上肯定会遇到困
难， 所以提早买了放在房间
里， 在我需要的时候送给我。
原来他找我谈话是想多了解
我， 原来他一直在关心着我，
在生活中给予我帮助，在精神
上给予我鼓励和耐心的引导。

由于英语基础不扎实，资
质又平庸，所以我必须要花更
多的时间去记单词和句子。有
一次夜很深了，我看着周老师
巡逻检查过寝室已经离开，于
是我偷偷拿出手电筒躲在被
窝里记单词，没想到还是被他
抓住了，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晚
了还在寝室外面。 他开玩笑
说，就是为了抓你这样半夜看
书的学生。 第二天，周老师就
给每位英语基础差的学生发
了一本小便签，叫我们把单词
都抄上去，放在口袋里方便随
时记背。以后的每天我按时就
寝， 不想再给周老师增加负
担，信任的种子就这样悄无声
息地播下了。

他告诉我，每一朵花儿都
有绽放的权利，无论是雍容华
贵的牡丹，还是声希味淡的蒲
公英。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色
彩，只要有一线生机，便可以
勇敢地绽放全部的美丽。想当
老师的愿望就此产生，我希望
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像周老师
这么善良的人民教师，为社会
贡献出自己小小的力量。

时间的沙漏在一点一滴
静静地流淌，岁月的痕迹也在
一笔一划细细地描绘。经过几
年的努力，我实现了自己的愿
望。 而今，我已从教整整六个
年头， 我深知教育的艰辛，也
正因为高中时期的切身感受
和体验，我用周老师的“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激励我的学
生，我把周老师的“努力了不
一定有回报，但不努力一定没
有回报”教给我的学生，我尽
自己最大的能力也让我的学
生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亲
爱的周移良老师。

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
时念吾师。在回忆这个小小的
驿站上，我只能够做一个短暂
的休憩， 愿在这收获的金秋，
天空里镶嵌出一道感恩的彩
虹，只要光阴还在，周老师，您
的爱就会延续， 时光荏苒，但
我们的爱永不散。

姚立雄

不是亲眼所见，你永不会知
道沐浴在阳光和秋风中的野菊
花有多美！

1993 年秋天， 山间的野菊
花即将悄然绽放的日子，我来到
菖蒲乡中心小学，开启了人生中
工作的第一站旅程。 当时，学校
连我在内共八名教师，女老师两
位。 高矮胖瘦，我曾在一篇小说
中描述过这种状态：八位老师往
操场上一站， 像极了丰收后庭
院，南瓜、丝瓜、苦瓜，姿态各异
……

其中略胖的一位就是谢先
娜老师。 眼睛很大，占着整张脸
很大的比例， 看人笑眯眯的，可
是不知怎么的， 你仔细看去，就
会发现这笑容里有慈祥，更有威
严，让人觉得有压力，不敢不打
起十二分的精神面对。

到了第二周的时候，我正站
在教室门口仰望林公山，她突然
地拿着课本，有些不好意思地走
到我面前，指着其中的一个拼音
问我：“大学生，这个音应该怎么
发？ 是不是嘴巴应该再开大一
点？ ”她张大了嘴巴，极为认真地
发出了那个字母的音，嘴里一颗
包过的牙齿，闪现银光。

我一时也是年轻气盛，认真
地按师范学校所学的要领指出
了她的不足。

“谢谢，谢谢！ ”她说，“是这
样吗？ ”她又念了一遍，模样就像
一年级的小学生。

我点点头。她非常高兴的样
子：“这下我放心了！原来只是不
到位一点点。 ”

她后来经常地会在课间一
遍遍地来探讨口型、 发音的方
式。

在八人一间的教师办公室，
她还时常拿出一面镜子，对着念
“aoe”! 惹得边上的老师说她：
“都要退休的人了， 这么认真干
嘛？ 又不加工资喽！ ”

她说：“比加工资还开心。 ”
算起来，她已经教了二十多

年一年级了，每一课的教学内容
烂熟于心，完全可以照自己的口
音一直教到退休，而纯朴的乡人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学校当时有一项创新工作，
就是教师间开展互学互比活动。
我翻到谢老师的备课本，吃了一
惊：短短一节课，她的备课内容
都在五页以上， 除了教学重点、

难点一一写出，甚至于她在课堂
上要说的每一句话，她都提前作
了谋划。

“谢老师，你这备课，会不会
太辛苦？ ”

我忍不住问她。
“不辛苦不辛苦！ ”她说，“课

外辛苦一点，课内就一点都不辛
苦了！ ”

对比她的祥尽版教案，我对
自己那只有条条杠杠薄薄一页
的备课十分惭愧。她却说：“你们
大学生，文凭高，肚里有货，可以
少写一点；我们文凭低，怕课上
说不好，多写一点———现在小孩
子，越来越鬼哩！ ”

到了期末，她用掉的备课本
是最多的。那时，为了贪图省力，
一些学校的老师会把前一年的
教案拿来抄，谢老师却不肯这样
做。

“怎么敢抄？ 教了他爷爷爸
爸的话，用来说给他听，怎么听
得进去？ ”

我不由肃然起敬。日子看去
年年相似， 其实并不完全一样。
学生的与时俱进， 一不注意，比
老师要快得多。

谢老师一年级教得好，学生
成绩年年乡里第一，学校也就索
性把一年级的教学任务包给了
她。

她经常把学生留下来单独
辅导，等着头发花白的爷爷或身
体强健的年青父母来接，然后交
流一番。 大的小的，都毕恭毕敬
地在听。我有次听到那慈爱的爷
爷在训话：“敢不听谢老师的话，
爷爷我都是她学生哩，还有你那
不成材的爸爸，你个小屁孩敢不
听谢老师的，我看你长了几个脑
袋！ ”

她留着学生的时候，经常会
有一个身形高大的人，手里提着
一瓶啤酒，进来看一眼，嘬一口，
说一句：“先娜，天晚了！ ”

她会抬头看看他，像对着一
年级的小学生：“知道了，你再等
等，一会就好。 ”这时她的语气，
没有课堂上的威严，却又像课堂
上的讲解一样富于耐心，温柔而
又没了老师的架子，仿佛母亲面
对她略受委屈的儿子。

谢老师的先生，原是一位电
影放映员， 文革时受到冲击，精
神上受了一些影响， 退养在家。
平时的他，走到哪里手上都提着
一瓶啤酒。 想喝了就嘬上一口。
偶尔他会走到学校里来，谢老师

就像哄孩子似地推着他走：“出
去玩出去玩，外面好玩。 ”好像在
哄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他好象也只听她一个人的
话。 别人惹了他，他会突然发作
起来，像头怒狮。 只有在她一个
人面前，他是清醒的，平静的，甚
至有些讨好的意思。

她身上似乎有着无穷无尽
的耐心，白天面对着学生，晚上
面对着那个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的先生。

大概是她教一年级教得太
久了。 那些被他教过的人，渐渐
忘却自己当年在谢老师手下受
教的敬畏，同乡里人骂话，偶尔
会蹦一句：“你又不是谢先娜！ ”
被谑的人回一句：“你才谢先
娜！ ”说的就是谢先娜老师二十
多年只教小学一年级的事。

在准备写这篇文章之前，我
请县教育局的佘建勋同志帮忙
调取了谢老师当年的工作简历，
简单的几行字， 没有任何的官
职，没有轰轰烈烈值得大书特书
的事迹， 看去却那么触目惊心：
三十年中， 有二十五年的时光，
在同一所学校， 同一个讲台，教
着同样的小学一年级！

朴素时光中的甘之如饴和
默默坚守，或者也是大山之所以
高，大海之所以深的根本原因所
在吧！

那一年，即将离开的我攀上
山村小学后面的山岩，面对着满
坡金黄的野菊花在秋阳中摇曳，
耳边传来山下学子琅琅的读书
声，忽然在这读书声中分辨出了
那熟悉的“aoe”的声音，整个人
马上就被一种金黄色的感动笼
罩：穷乡僻壤并不是青春的栅栏
和囚牢，而是成长的熔炉与沃土
……就像盛开的每一朵野菊花，
扎根荒坡峭壁， 谈不上雍容华
贵，也不委琐自弃，年年月月，傲
然绽放， 为大地献上独特的风
景！

那片土地，似乎早已参透了
每一位扎根山乡和即将扎根山
乡的人的心境，春天不太看得到
艳如火焰的红杜鹃，也少能见到
亭亭清雅的百合花，只有到这秋
风乍起的时节，才以漫山遍野的
野菊花，像金色阳光洒遍大山的
角角落落，开得那么热烈、深情、
执着……

不，阳光下闪耀着的那不是
野菊花自身的颜色，它是大地颁
予花朵本身的金色勋章！

时光荏苒爱不散
野菊花：
大地以其坚守颁给它金色勋章
———小记原菖蒲乡中心小学老师谢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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